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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刊曾于 2015 年第 4 期刊发了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周序博士的《多提升些技术，

少推广些理念———中国教学改革亟待转向》一文，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朱文辉博士随后投来一篇关于此

文的商榷性文章。经过朱博士的同意，编辑部将此商榷性文章发给周博士，希望他能就此回应一下。经了

解，周博士和朱博士二人曾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商榷性文章，对某些问题表达不同的看法，营造了一种良

性的学术论辩与交流的环境。为让读者更加清晰知道两位博士所谈的教学改革中的理念与技术问题，经过

两位博士的同意，本刊特开设本期的学术争鸣专栏，以飨读者。

中国教学改革亟待实现从理念推广
到技术提升的转向吗
———兼与周序博士商榷

①

朱文辉

(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教学实践领域并不存在技术研究日渐式微的问题。相反，一线教师对待教学技术的态度已经到了技术至上甚至

是顶礼膜拜的程度。“红领巾教学法”以及“洋思”和“杜郎口”教学模式移植的失败一再提示我们，教学技术研究决不能异化

为“可供模仿的案例”。新课程改革并没有患上“理念依赖症”，理念化腐朽为神奇之魅力往往在技术遭遇困境之时一览无余。
我们现代化的教学理念还远未确立，现代化教学理念要真正树立并深入人心，任重而道远。教学改革是关涉千家万户切身利

益的系统工程，既不可以轻易启动，也不能随便叫停。中国教学改革所亟须的不是从“理念先导”向“技术先导”转换，而是要

遵循“器要求新，人更要求变”的变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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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升和理念推广作为教学改革不可或缺的

双翼，其孰先孰后、孰主孰次的问题一直是新课程改

革以来争论的焦点。周序博士认为，当前中国的教

学改革存在着“技术提升日渐式微”“理念推广操之

过急”等问题和误区，因此“中国教学改革亟待实现

从‘理念先导’向‘技术先导’转换”［1］。此观点正中
“从上自下”教学改革之痼疾，是对“急风暴雨”式教

学改革路径的当头棒喝。几经拜读周序的论文( 以

下简称“周文”) ，我们收获良多，但也感觉周文所论

及的诸多观点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遂不揣浅薄，

笔者就中国教学改革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发表一些感

想和陋见，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周博士。

一、技术研究是否日渐式微: 从同
样的例子说开去

1．实践领域对教学“技术”的关注真的不够吗

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教学论领域

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目前达

成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 教学理论脱离了教学实践。
不可否认，目前理论研究者的自说自话和理论话语的

宏大叙事使得教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居高不下，缺乏技

术上的可操作性。但我们是否还要进一步地追问: 在

教学理论脱离实践的同时，教学实践有没有脱离教学

理论呢? 在我们看来，教学实践领域由于醉心于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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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流程的挖掘，埋首于教学技术的更新，其脱离乃至

拒斥教学理论的程度可能更甚。
笔者曾受邀为太原市某学校开展的“校本教

研高级研修班”做有关“学校课程计划的研究与编

制”的讲座。在讲座之前，主办方一再嘱托: “要紧

贴实践”“要有操作性”“要多举例子，给出示范”。
而在讲座后的互动环节，有更多老师抛出的问题是:

“您所介绍的课程计划编制模式给了我们很大的启

示，您列举的案例也很有代表性，但是由于我们学校

存在×××样的特殊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

怎么做呢?”“您能帮助我们设计出具体操作的步

骤、程序或相对应的模式吗?”这种要求教学理论研

究者直接为实践中的难题开具药方，甚至为其量身

定做可以拿来就用的操作方案的情形，在笔者与一

线教师接触的过程中屡见不鲜。而笔者的这种主观

印象也 在 一 些 学 者 的 调 查 研 究 中 得 到 印 证 和 验

明［2］。甚至有学者将一线教师追寻程序化、模式化、
固定化的教学模式的倾向名之为“技术崇拜”和“方

法依赖”［3］。
因此，周博士通过其讲座主办方所说的“现在的

形势就是要全面铺开翻转课堂”这句话，就得出“和

对理念的痴迷与热衷形成鲜明对照，我们对教学‘技

术’的关注明显不够”［1］这样的结论，可能就稍显仓

促了。笔者认为，实践中并不存在对教学“技术”关

注不够的问题，恰恰相反，一线教师对待教学技术的

态度已经到了技术至上甚至是顶礼膜拜的程度。
2．技术研究决不能异化为“可供模仿的案例”
从周文的字里行间，我们隐约读出，其所谓的

“技术研究”，其实就是“操作层面上可供教师参考

和模仿的案例”或者是“备课—上课—评价这样的

固定流程”［1］。然而，在教学实践中，这种所谓的

“技术研究”真的日渐式微了吗? 笔者以为，教学实

践中从来就不缺乏对这种教学技术的研究与关注。
从远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教

学论专家普希金娜的红领巾教学法在我国曾经盛极

一时，几乎成为当时语文教学中的唯一方法，其影响

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还能寻觅到踪迹。红领巾教学

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可供模仿”，其固定的流程

是: 介绍写作背景—讲练生字词—概括段落大意—
总结中心思想—勾勒写作特点—巩固练习等环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存在大量的民办教师和

代课教师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教学法对于教师掌握

教学节奏、保证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水平具有积极的

价值和意义，甚至成为很多偏远地区教师顺利开展

教学活动的导航与拐杖。但是这种固定化、套路化

甚至机械化的教学流程，却将教师捆绑在“匠人”

“机器”以及“传声筒”的角色与位置上。在当今教

师学历总体达标甚至超标、师范生教学技能普遍过

硬的背景下，这种固定的教学流程很可能成为教师

教学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的桎梏。
从近处来说，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

练”、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东庐中学的“讲学

稿”、后六中学的“导师制”等教学模式均有可供模

仿的案例和可操作的流程。从预习交流到分组合

作，从展示提升到达标测评，这些处处体现出一线教

师在“教学技术”方面的思考与智慧。因此，教学实

践中的真实情况并非如同周文所阐述的那样:“对话

的操作与设计、讨论的管理与组织、探究的调控与引

导等微 观 的、具 体 的 内 容，鲜 少 进 入 到 我 们 的 视

野。”［1］纵观教学一线实践，以洋思、杜郎口、东庐、
后六等中学为代表的教学改革，虽遭遇到零星的批

判与诟病，但它们在教学技术道路上探索的脚步却

从未停止。
曾几何时，“远学洋思，近学杜朗口”成为众多

学校师法优秀、相互借鉴的口号。但是，“橘生淮南

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洋思、杜郎口、东庐和后

六教学模式在全国各地移植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尴尬

一再提示我们: 教学技术并不是可以死记硬背的机

械教条，不是可以脱离情境的固定教学流程，更不是

教师“达 至 优 秀 可 供 模 仿 的 案 例”［1］。正 如 杜 威

( John Dewey) 所言: “他者，特别是那些已经成为专

家的人，在某种情景脉络中所采用的方法，判断这些

方法是有所裨益的还是有害的，要看它们是驱使个

人更加 的 明 智 还 是 诱 导 个 人 不 去 做 出 自 己 的 判

断。”［4］因此，教学技术的研究，决计不能矮化为可

供模仿的案例、有固定操作步骤的流程。

二、我们是否患上“理念依赖症”:

以我们课题遭遇到的困境为例

1．理念的依赖并不是一种病症

作为教学改革不可或缺的双翼，技术提升和理念

推广并不是一种你高我低、此消彼长的关系。通常来

说，技术作为“硬件”和“血肉”，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工具支持; 理念作为“软件”和“骨架”，为教

学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理念的推广和依赖

并不能也不应该被冠以“病症”的称号。理念的接受

和内化，往往能在技术上遭遇“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

境时，开辟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格局。
笔者曾联合太原市教研科研中心，就新近兴起

的“翻转课堂”，在太原市几所重点中学做初步的验

证和推广工作。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有技术和

条件制作短小精湛的教学视频、配备清晰明确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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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信息、打造形式多样的在线课程的学校屈指可数。
当我们的行动研究行将搁浅之时，我们在河南大学

承办的以“数字化时代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为主题

的第十四届全国教学论学术年会上得到了灵感和启

发。在会议发言时，我们向主持会议的专家李如密

教授转述了我们课题推进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难题与

困惑。李教授是这样回答的: “‘翻转课堂’不应该

被视为某种固定不变的教学流程，也不应被视为技

术对教学的全面统治。实质上，翻转课堂所表达的

是对‘知识中心’的传统教学理念、‘先教后学’的传

统教学流程、‘以教师为中心’传统课堂结构的反

叛。在国内，我们也有类似的教学理念，比如杜郎口

中学的‘三三六教学模式’。在这些教学模式中，学

生并不使用微视频和在线课程，而是利用习题册、导
学案等。因此，将包含学习任务、学习资源、学习指

南的任务单、习题册、导学案等提前发放给学生，可

以发挥如同微视频和在线课程同样的作用。”从李教

授的阐述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支持

理念推广所需之技术尚未具备时，理念的灵活掌握

与充分吸收可以为看似穷途末路的教学改革带来豁

然开朗的新局面。
因此，周文所说的教学改革在“教学理念的推广

方面，必 须 以 技 术 上 的‘可 望 达 成’为 基 础 和 前

提”［1］，这可能就需要进一步地斟酌了。改革不同于

做饭，要等到所有的配料准备齐全才能开火。改革之

所以称之为改革，就在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就

在于目标和条件之间存在着梯度。如果改革的条件

均已具备，改革的技术均已成熟，那么此时的改革只

能是现状的延伸、常态的延续甚至是裹足不前了。
2．我国现代化的教学理念远未确立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启动的八次课

程改革，姑且依照周文思路，将新一轮基础教育教学

改革认定为“理念先导”的话，那么以“技术为先导”
的改革形式则八中有五。摒除第一次改革对旧教育

实行“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第四次改革所发起的

“教育革命，开门办学”、第八次改革所倡导的“为了

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其余五次

课程改革均依循了“技术先导”的改革思路。因此，

“‘理念先导’的改革形式遭遇到诸多反对和批判的

声音，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便显得并非那么心甘情愿

和从容不迫。因此，‘技术先导’似乎是‘理念先行’
之外另一种可行的改革思路”［1］可能就不是什么新

颖的改革倡议，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改革的常规性做

法和相沿成习的惯例。
有学者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八次课程

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做了这样的一种概括: “从第一

次改革拉开帷幕算起，我们已经历经了六十余年的

教学改革的征程，教学目的也随时代的发展几经变

换。但是现代性教学的核心理念始终没有深入人

心，从而真正地确立起来。传统教学的根基依然盘

踞在学校教学领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动摇。”［5］究

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过于依赖“技术先导”的改革思

路，致使改革止步于课程的更迭、教材的更换、教学

方法的更新、教学手段的更替等浅显层面，而对关涉

更为深层次的现代性教学理念的变革视而不见、充

耳不闻。即使偶有学者敢“冒大不韪”，提出一些顺

应时代要求、符合国家发展利益、对接教学实践需要

的教学理念，也往往会被冠以“浪漫空想”“不切实

际”“无济于事”等头衔。在一浪强似一轮的质疑、
商榷、批判之下［6－7］，很多学者选择了三缄其口、默

不做声。这也导致很多有先见性、先进性和先导性

的教学理念，只是轻轻地在实践的表皮刮过一阵风，

而后便如“过鸭背之水”，鲜有留下痕迹。
我们现代化的教学理念远未确立。现代性教学

理念要真正树立并深入人心，任重而道远。叶澜教

授就此曾经说过:“传统教学理念的典型形态并不像

我们通常所认定的那样，是‘教师中心’或者‘重教

抑学’的。在本质上，传统教学理念要么把教和学视

为一个围绕另外一个转的中心和边缘关系，要么把

教学看作可以加以分割的单边性活动。欲实现教学

的现代化转型，我们就不能不首先突破这一始终束

缚我们的认识前提。”［8］但在认真拜读和学习周文

的过程中，我们不时地会际遇到“教师中心”与“学

生中心”、“讲授教学”与“探究学习”、“知识传授”
与“培养人”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特别是周文“进步主义教育的最终停产……概因选

择了错 误 的 教 学 理 念，从 而 留 给 人 们 深 刻 的 教

训”［1］之论述，一方面说明作者对进步主义教育思

想在西方国家所占有之地位、所产生之影响、所具有

之积极意义没有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表征作者

仍然没有摆脱教学改革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

极端的钟摆现象的漩涡。
在这里，笔者改用周博士的一句话来表达笔者的

观点: 我们对一线教师应抱持的现代性教学理念，根

本就没有“重视得过头”，更没有患上“理念依赖”的

病症，而是还欠缺关注，还需不断加强，深入研究。

三、中国教学改革是亟待转向，还
是更需坚守

1．教学改革是否可以轻易启动，又是否可以随

便叫停

新一轮课程改革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型”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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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路径，这种变革路径由于强调理念的推广和快速

移植，而导致了“穿新鞋走老路”“形式上热闹、实质

上空虚”等教学怪现象的产生。在对自上而下型变

革路径反思的基础上，加之学术界对目前“实践中

心”和“实践优先”等西方教学理念的推崇，一种倡

导一线教师“摸着石头过河”的教学变革路径便凸

显了出来。有学者提出:“即使没有先进的教学理念

作为指引，只要我们的教师能够依赖自己的实践经

验，遵循日常经验的惯例，对教学技术进行相应的调

整，仍然可以出现成功案例。这些成功的案例在国

内有张熊飞的‘诱思探究教学’和李吉林的‘情景教

学实验’等; 在国外有泰勒( Ｒalph Tyler) 的‘八年研

究’和巴班斯基的‘教学最优化理论’等。”［1］作为

一种与“理念先行”不同的改革思路，“技术先行”的

改革路径也许更加可行。因此，中国教学改革亟待

实现从“理念先导”向“技术先导”的转型。
我们姑且不论张熊飞的“诱思探究教学”、李吉

林的“情景教学实验”、泰勒的“八年研究”以及巴班

斯基的“教学最优化理论”是否真的没有以先进的

教学理念作为指引，而只是单纯依靠实践的摸索而

创生出来的。因为这些实践探究是以情绪心理学、
建构主义理论和结构主义课程思想等先进理念为指

导是不争的事实。且说其对待改革所秉持的“浅尝

辄止、随意叫停”的态度也是值得商榷的。作为一项

系统性的复杂活动，教学改革是关涉千家万户切身

利益的民生工程。这就决定了在全面铺开和快速推

进教学改革之前，必须通过实践调查，来认真倾听来

自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各种不同声音; 通过数据分

析来对改革进行严谨的、细致的论证; 通过国家级、
省级实验区的设置，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吸纳公众参

与。否则，改革就有可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进而

导致很多改革措施开始时高高举起，而后又悄悄放

下。而一旦启动了全国性改革，就不能轻言废除和

停止。老子曾经说过: “治大国若烹小鲜。”管子也

曾言:“一年之计，莫如树谷;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

身之计，莫如树人。”作为一项长效性、难量化、为人

性的活动，教学最忌讳的就是反复无常、不停折腾、
朝令夕改。同样，教学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效

果的显现更需假以时日。我们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

役，通过某一次的教学改革就能让所有的教师和家

长在立场、信念和价值取向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不应该一看到改革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一
看到在改革过程中遭遇挫折，就断言改革的失败，就

轻易否定新教学理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周文所提到的“穿新鞋走老路”等形式主义、“追

求表层热闹”等曲折迂回现象甚至“旧理念的卷土重

来”等倒退行为，并非中国教学改革之专属景观，亦非

教学领域改革之独特现象，它是改革过程中必然出现

的伴生现象。它也并非如同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是广大师生对一些片面的、偏激的‘新课程改革理

念’的自发纠偏”［9］，恰恰相反，这些现象是我国教学

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升级必然要经历的阵痛，是我国教

学超越旧常态、迈向新常态的必经阶段。因此，我们

既不能轻易地启动教学改革，也不能对教学改革随意

叫停，更不能要求教学改革转向“技术导向”的轨道。
否则，教学改革就有可能兜圈子、原地踏步甚至是走

回头路，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不说，也会影响和阻

碍整整一代人的发展。
2．中国教学改革更需要的不是转向，而是坚守

“器唯求新，人唯求旧”［10］的思想，是我国著名

思想家侯外庐先生在其《韧的追求》中用以形容技

术和人及其理念这两种推动事物发展的基本条件在

现代中国变革中所受到的不同礼遇。细细推敲，我

们不难发现，所谓的“技术先导”的改革思路正是这

种“器唯求新，人唯求旧”的典型形式。而“技术先

导”所倡导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想法，就是在尊重

一线教师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以教学实验和自发探

究的方法，主要从实践经验和技术改良中获得发展

的动力。我们对这种改革思路能够认清“自上而

下”“急速推进”的改革道路之弊病是心悦诚服的，

对其呼唤尊重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和实践探索的勇

气是倍感钦佩的。但我们却难以认同其人为地将经

验、技术与理念加以对立，并将前者的价值凌驾于后

者之上的做法。我们不能盲目地追随盛行于教学理

论界的“实践优先”和“技术中心”的“反理论”潮流，

否则很有可能会颠覆理论研究之价值，消解理论研

究者存在之必要。其实，毋庸讳言，很多一线教师的

教学经验在经年累月的沉淀中变得牢不可破，其教

学技巧在周而复始的积累下形成了“坚韧之茧”。
这使得他们的教学呈现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状

态。如若缺乏外在理念的鞭策与滋养，他们将难以

穿透对重复性教学活动的麻木感和被动应付的习

惯，从而立于更高的理念层次，以不同的参照框架、
用不同的视角，对复杂的教学实践予以审视和分析，

对自己经年不变的教学实践活动和日常教学生活进

行持续的、深刻的反思和重建。对于此，笔者在与一

线教师联合推进课题的过程中感受最为深刻。
当前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攻坚

期，改革面临的困难以及遭遇到的阻力都空前加大，

一些重大的、关涉全局的问题逐渐地凸显和浮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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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诸如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如何落实、赋予教师课

程权力如何兑现、课程评价乃至高考改革该走向何

方等重大课题，仅仅靠一线教师的技术摸索与实践

经验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不同于浅水区的我们可

以“摸着石头过河”的体验，处于深水区、要啃“硬骨

头”的我们显然更需要动力的集聚、共识的凝结和理

念的引导。这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良好的

顶层设计、先进的改革理念、充足的改革动力“能够

为教学实践和一线教师提供有力的行动线路与高明

的改革图景，让教学改革能够稳步、深入、持续地开

展下去”［11］。因此，在改革已然迈入深水区的当下，

我们在为实践方面让渡出足够的权力与空间，让实践

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充分参与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必须

进一步地培育和鼓励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通盘考

量、重点突破、统筹规划等教学改革形式。放眼全球，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不论是美国的《不让

一个孩子掉队》、欧洲的《波伦尼亚进程》抑或是日本

的《21 世纪 COE 计划》，由政府主导、专家领衔的自上

而下的改革形式愈来愈成为破除本国教学之痼疾、汲
取他国教学之精髓、把控教学改革之潮流的普遍做

法。为此，我们不能无视当前世界教学改革的基本趋

势，以免再次隔离或者落后于世界改革潮流。

四、结语: 器要求新，人更要求变

英国课程论研究者斯腾豪斯曾阐释:“课程改革

究其本质是人的变革。”［12］其所谓的人的变革，大抵

指的是人的理念的革新。相对于技术改良来说，人的

理念的革新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正是这种难以

即时完成的革新，才能实现教学的真正的、彻底的变

革。技术的改良倘若不以理念的革新为前提，便会将

教学中的人紧紧束缚在“工具性”的角色上，更容易导

致所谓的新型教学方式在实施过程中有形无实。“合

作变成合坐”“伪生成”“乱生成”等新型教学方式的

异化，都是其结出的恶果。因此，中国教学改革亟待

实现的不是从理念推广到技术提升的转向，而是要遵

循“器要求新，人更要求变”的变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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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China’s Teaching Ｒeform Need to Ｒealize the Shift from Idea
Extension to Technology Promotion

———To Discuss with Dr． Zhou Xu
ZHU Wenhui

( College of Education，Shanxi University，Taiyuan，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ere is no problem of the decline of technical research in teaching practice，in contrast，the attitude of teachers to
teaching technology has reached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supremacy，and even the extent of worship． The failure of“the Method of Ｒed
Scarf Teaching”and the transplant failure in the teaching models of“yangsi”and“dulangkou”repeatedly remind us that the research of
teaching technology must not be alienated as“to copy the case”．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does not suffer from“concept dependence”，

and the concept is very important． Our philosophy of modern teaching is far from established． Teaching reform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in-
volving the vital interests of millions of households． It can neither be easily started nor stopped at will． China’s teaching reform needs
not to convert，but to stick．

Key words: teaching reform; teaching technology; teaching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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